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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智能时代,少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新物种”在未来产业的培育过程中发挥了先导引领作用,成为国

家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的新兴力量。 然而,学术界尚未充分关注到这类企业的内涵特征和行为模式,也急需

从理论上系统性具体解析其对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和培育未来产业的战略价值与作用机制。 基于此,本文在批判

性回顾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理论化地识别“科技先锋企业”这一在智能时代涌

现的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者,从技术颠覆性、市场引领性和场景开拓性等维度界定其概念内涵,辨析其与其

他企业类型的异同。 进一步地,从体系功能和结构的视角探讨科技先锋企业在推动面向未来产业的国家创新体

系转型过程中的角色功能,并结合现实案例,分阶段解析科技先锋企业如何通过与国家创新体系共演来引领未

来产业发展。 研究结果为智能时代以企业为主体发展未来产业、加快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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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telligent era continues to evolve, a “ new breed” of technology-based SMEs has emerged as
pioneering forces in cultivating future industries. These entities represent an emerging force with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securing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high ground. However, academia has

yet to fully grasp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such enterprises, nor has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ir strategic value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within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nd future industri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erefore, this study critically reviews existing research o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y-based SMEs. It introduces the new concept of “ Tech-Pioneer Enterprises” to designate this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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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 within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defining its conceptual scope through dimensions of technological disruption,

market leadership, and context exploration. By elucidating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other technology-based SMEs.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ole of tech-pioneer enterprises in dri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oward the intelligent era, examining their positioning from both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perspectives. Furthermore, drawing on real-world case examples, it demonstrates how these

enterprises adopt phased strategic actions to lea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future industri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fostering future industries with enterprises as the mainstay,

advancing innovation-le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future industries; tech-pioneer enterprises; context-driven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核心引

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已成为“十五五”乃
至更长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抓手。 《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

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增强体

系化攻关能力,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
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凸显了“十五五”时期,国家

创新体系的战略重心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进一

步拓展至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必然需要通过结

构和功能转型,满足新形势下国家发展从“后发追

赶”迈向“前瞻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紧迫

需求。
历史经验表明,未来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必然

伴随着一批具有产业引领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涌现和跃迁,并逐步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新兴

战略科技力量。 习近平在 2026 年 1 月 30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未来产

业的培育“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

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

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

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

关注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

性[1 - 2],鲜有研究探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角色定

位。 有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也大多从个体

而非体系的视角探讨其运作模式[3 - 4],尚未关注

到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在智能时代涌现的

未来产业先锋型“新物种”企业在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体系和未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 + ”行动、《“数据要素 × ”三年行

动计划(2024—2026 年)》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

施意见》等系列国家级战略部署,标志着科技与产

业政策着力点加速聚焦至以人工智能(AI)为基础

技术、以场景为核心牵引的“智能时代”,更凸显国

家创新体系通过引入智能时代涌现的新锐创新主

体以加速培育未来产业的必要性[5 - 6]。 在智能时

代,AI 成为新的通用目的技术 ( general-purpose
technology),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场景则成

为新的价值载体,创新活动则更依赖于“分布涌

现”与“使命牵引”的互补共创[7 - 8]。 在智能时代,
推动未来产业发展亟须打破过去“模仿驱动型”国
家创新体系的路径依赖,更加重视发挥像“六小

龙”这样具有前瞻引领性和先锋开拓者特质的新

型科技企业的作用[9]。
特别地,以 DeepSeek、宇树科技、强脑科技和

OpenAI、DeepMind 为代表的科技企业“新物种”,
从创立之初就不再是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配角”,
而是未来产业新技术路线、新应用场景和新生态

的“主角” [10 - 11],与传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形成了

明显的区分,呈现出“生于智能、胜在场景、引领创

新”的典型特征。 针对现有研究对此类“新物种”
的关注缺口,本文基于对已有国家创新体系和科

技型中小企业文献的批判性回顾,结合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的典型实践案例,提出“科技先锋企业”
的理论概念,并回应“科技先锋企业如何引领未来

产业创新发展”这一关键研究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一)国家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解释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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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经典概念[12]。 202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菲利浦·阿吉翁等的研究发现,对后发经济体而

言,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往往是实现后发追赶

的先决条件[9]。 为了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效能,政
府需要运用政策工具来避免系统失灵 ( system
failure) [13]。 已有研究已经指出了使命导向型创新

政策(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 policy)和科技创新

中介在缓解系统失灵中的作用[14 -15]。
已有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包括了科技领

军企业、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

型大学等核心成员,及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等平台组织[16],和其余承担辅助

和支持角色的市场及政策主体。 在国家创新战略

从“模仿驱动追赶”升维至“原创引领超越”的背景

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更加依赖于以企

业为主导的原始创新和前沿探索[9,17]。 为此,当
前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路径研究主要从数智

赋能和制度变革两个方面进行探讨[7,18]。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

已有文献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模式

与在位成熟大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开放性和灵活

性[19]。 当前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主要关注高新技

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20 - 21]。 而高新技术企

业本质是通过科技创业成立的“以新技术为基础

的企业”(new technology-based firms,NTBFs),关注

技术的新颖性和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 “专精特

新”企业则与“隐形冠军” ( hidden champions) 和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类似,强调企业在细分利

基市场中的稳固地位,关注企业在技术适配或商

业模式上的比较优势[3]。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未来产业中,常见

的创新范式是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动的“创造性

破坏”(熊彼特 Mark I),通过创业活动和市场试验

将具有较高新颖性的技术引入创新体系[22]。 智能

时代,随着 AI 技术和数据要素的迅速普及,产业体

系进入变革重组期,一批具有成长为新支柱产业

的潜力的新场景持续涌现,而在这些新场景中最

具竞争力的新型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独特的发展

路径[23 - 24]。 这类企业与新场景具有明显的共生

关系,能够同步实现原创技术突破、快速场景化应

用、产业生态激活等多重目标,从而快速形成“破
圈”效应和颠覆性创新成效,进而带动产业赛道的

整体规模化跃迁[10]。
(三)文献评述

综上,已有研究探讨了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

能的途径和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方式,但
两个领域的研究在视角上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

性,难以完全解释智能时代以国家创新体系为载

体的未来产业培育机制。 第一,已有国家创新体

系的研究尽管提出了多种提升效能的方式,但较

少研究关注国家创新体系如何能够通过转型来适

应智能时代的创新加速特征并匹配未来产业培育

的创新要求。 已有国家创新体系以熊彼特 Mark II
创新模式为主导,存在着创新盲点和能力错配,需
要更加重视未来产业新赛道新场景中涌现的新型

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实现在结构和功能上的重

构[25]。 第二,当前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成熟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精特

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较少有研究关注到未来

产业中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新物种”如何发挥其创

新“外部性”来引领未来产业的赛道开拓。 不同于

“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产业中的“从
属互补者”角色,这类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未来产业

新场景中是典型的“主动引领者”,亟待对于其行

为模式进行更深入的概念辨析。 第三,尽管当前

研究都指出了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

培育发展未来产业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尚未有研

究从整合的视角将两者的作用进行综合考虑,系
统探讨二者共演驱动的未来产业培育路径[26]。 有

必要对国家创新体系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究视

角进行整合,打开体系内部“黑箱”,以解释未来产

业涌现的微观动力机制。
二、科技先锋企业的概念内涵与典型特征

(一)概念界定

本文所关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新物种”之所

以能够成为智能时代国家创新体系的新兴力量并

引领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原因在于其不可替代的

“智能驱动、前瞻引领、先发探索”角色。 这类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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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者,更是新场景的

开拓者。 与“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具

有的“市场导向”或“技术导向”相比,这类“新物

种”呈现突出的“智能原生”和“场景原生”属性,
以智能科技和智能组织模式为驱动,以场景为牵

引,激发创新供给与创新需求互促共进,实现新

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和新产业加速形

成的“飞轮效应” [27] 。 因此,本文在传统国家创

新体系理论基础上,引入场景驱动创新理论[28] ,
将科技先锋企业 ( tech-pioneer enterprises) 定义

为:同时具备较高技术颠覆性、市场引领性和场

景开拓性,以未来产业新场景为基础、以智能科

技为主要驱动、以全新模式开展先发探索的新型

科技型中小企业。
虽然同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先锋企业与

传统意义上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的

核心区别在于其竞争优势来源、发展目标、创新

模式和业务赛道。 竞争优势来源上,科技先锋企

业聚焦于未来产业新场景的路径开拓和验证,而
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新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专

精特新”企业则关注新产品的功能适配。 在发展

目标上,科技先锋企业专注于推动新技术新产品

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示范,高新技术企业则强调

新技术的持续突破,“专精特新”企业侧重于保持

利基市场的领先地位。 此外,在创新模式上,科
技先锋企业则大多遵循“新场景牵引新技术突

破,新技术反哺新场景价值” 的“创新飞轮” 模

式[29] ,旨在通过创造新品类来开辟新的产业赛

道,而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依照 “从技术开发到市

场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专精特新”企业

则普遍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共创开展渐进

式创新。
与此同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大多扎根于成熟产业赛道,前者将新技术应用于

既有的明确需求来提升效率或质量,后者则长期

扎根于成熟产业链的高附加值中间环节的技术

优化。 二者在本质上都属于创新链和产业链上

的“生态适配者”。 而科技先锋企业则是新产业

赛道的“开拓者”和“生态架构者”,能够作为新

场景的价值“代言人”主动牵引大中小企业的创

新融通,通过激发“破圈效应”为新场景开辟在产

业体系中的合法地位。 图 1 对比了科技先锋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市
场和场景三个维度上的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三
者在实践中的区分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 对

于跨行业或跨场景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有可

能同时包含科技先锋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高

新技术企业的特质。 但之于未来产业的创新发

展而言,上述三类科技型中小企业存在着较为明

显的角色异质性。
根本而言,科技先锋企业的独特性表现为在

“无人区”先导定义新场景、探索新模式、创造新需

求、开辟新赛道的能力,从而以中小企业的规模实

现了平台企业的功能,不仅具有其余科技型中小

企业无法达到的产业影响力,还具有科技领军企

业较难实现的探索性和敏捷性。 这种“最优区分”
的特质使得科技先锋企业在未来产业培育过程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开拓性定位。

图 1　 科技先锋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和

　 　 “专精特新”企业的概念对比

(二)典型特征

为了进一步识别并界定科技先锋企业,本文

从战略管理、组织模式、研发模式和能力基础四个

方面梳理科技先锋企业区别于其余科技型中小企

业的典型特征(见图 2),以期说明其为何能够成为

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重要主

体。 其中,战略管理旨在回答何为“先锋” (what)
的方向性,组织模式和研发模式分别从人力资本

管理和创新管理的视角解析科技先锋企业如何实

现“先锋”(how),而能力基础则揭示了为何能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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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未来产业的创新发展(why)。

图 2　 科技先锋企业的典型特征

在战略管理上,科技先锋企业的使命驱动体

现在其追求的创新意义超越了短期的商业利益,
在战略规划上具有更明显的长期主义和探索精

神;科技先锋企业的场景导向意味着其战略的设

计始终围绕着具有较高发展潜力的新场景,善于

洞察并把握新场景中涌现的创新机会[24];科技先

锋企业的国际视野则表明其在初创期便具有对标

国际前沿并引领全球趋势的意识,往往是“天生国

际化企业” [30]。
在组织模式上,科技先锋企业的人才年轻化

主要体现在青年科技人才在研发团队中的高占

比,其探索精神和行动效率使得科技先锋企业能

够先行识别并快速把握创新机会;在多元化背景

上,科技先锋企业的人才团队大多具备技术知识

以外的多维度技能储备,使得科技先锋企业具备

跨界颠覆的可能性;学习型组织的机制使得科技

先锋企业能够持续地基于场景嵌入实现能力强化

与组织更新,及时地在决策失误或创新遇挫时进

行适应性调整。
在研发模式上,核心自研意味着科技先锋企

业在其所聚焦的技术领域往往具有难以模仿的代

际优势,并且已经将其转化为知识产权或行业标

准;开放协作则是科技先锋企业能够提升其技术

和产品的场景适配性的关键,能够在短期内快速

形成生态壁垒和产业地位;科技先锋企业的扩张

动能来源于广域探索的行为,通过提升在多个相

互关联的技术领域的知识宽度,从而反哺其在研

发上的持续深化和在应用上的功能拓展[31]。
在能力基础上,先导能力使得科技先锋企业

能够在面对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前瞻洞察产业

发展趋势,主动塑造竞争环境,引导产业体系向有

利于新场景扩张的方向进行演变[32];科技先锋企

业的动态能力则表现为将“精益创业”的理念融入

其管理和运营的日常实践,强调敏捷迭代以应对

高度动态的开放竞争格局;生态领导力意味着科

技先锋企业能够将自身的战略愿景转化为产业生

态认可的价值主张,向目标用户有效传达创新意

义。 表 1 总结了可用于识别科技先锋企业的参考

衡量标准。
表 1　 科技先锋企业主要特征的衡量标准参考

主要特征 衡量标准

战略管理

使命驱动
主营业务是否匹配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和战略制
高点

场景导向

是否在认定的新场景赛道有已应用或示范的产品
或服务成果;新技术新产品是否能够实现多场景
应用和跨场景联动;是否具有突出的“场景定义产
品”的特征

国际视野
海外市场收入占比,技术产品的多国化程度、对外
直接投资与海外布局,国际商标与品牌布局,国际
专利 / 标准申请数量

组织模式

人才年轻化 核心团队平均年龄、员工年龄结构分布

多元化背景 职业背景与教育背景(类别数量以及比例)

学习型组织

是否建立了科技人员的培养进修、职工技能培训、
优秀人才引进,以及人才绩效评价奖励制度,是否
采用精益生产、六西格玛等先进管理模式,是否通
过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

研发模式

核心自研
拥有有效知识产权的数量,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
原创性和新颖性,自主研发获得的知识产权比例,
发明专利占知识产权的比例,研发投入占比

开放协作

是否参与了产学研合作研发活动,是否建立或深
度参与了开源开放的研发创新创业平台,是否参
与由产业链“链主”或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的联合技
术攻关项目,是否参与建立联合实验室、中试基地

广域探索
企业知识产权涉及 IPC 类别数量,探索式技术创新
数量与占比

能力基础

先导能力
技术产品是否填补国内外空白或开辟新领域新方
向,核心产品市场占有率是否位居全球前 5

动态能力 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和定制化生产能力

生态领导力
技术或产业开源生态的影响力、年均科技成果转
化数量,国际权威奖项与榜单入选,是否主导或参
与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制定

三、科技先锋企业推动国家创新体系转型的

角色功能

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新兴主体,科技先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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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核心作用在于推动国家创新体系实现功能与

结构的转型,从而弥补其在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培

育中所存在的不足。 在功能上,科技先锋企业既

是使国家创新体系摆脱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

“活化剂”,也是打通“自下而上”创新涌现通路的

“建筑师”,更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全球价值链地

位的“先锋队”。 在结构上,通过将科技先锋企业

纳入体系中心圈层,国家创新体系能够更为充分

地吸纳和调动智能体 ( agents)、超级个体 ( super
individuals)、领先用户 ( lead users) 和开源社区

(open-source communities)等智能时代的新兴创新

主体,拓展国家创新体系的边界,并深化核心主体

间的协作关系,从而推进体系内的 “人—机—场

景” 三 元 协 同, 赋 能 国 家 创 新 体 系 的 智 能 化

转型[6]。
(一)体系功能

第一,科技先锋企业的引入能够提升国家创

新体系的动态能力和先导优势,使其能够适应培

育未来产业的新要求。 国家创新体系在后发追赶

过程中形成的“紧耦合”创新协作关系,往往存在

着自我强化的倾向[33]。 这使得后发追赶型国家创

新体系在需要广泛路径探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和技术不连续性的未来产业中缺少灵活性。 在智

能时代,未来产业先发优势的“赢者通吃”效应愈

发明显。 而科技先锋企业能够通过创造新场景,
以类似制度创业的方式催生颠覆性创新,抢占未

来产业的创新制高点,形成先导优势,并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的动态性和主动性[34]。
第二,科技先锋企业的“自下而上”涌现型创

新模式能够与以科技领军企业为首的“自上而下”
使命型创新模式形成互补,从而提升国家创新体

系在知识创造上的全面性。 传统的国家创新体系

主要适用于 ST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ly-based
innovation) [35]的知识创造模式下的创新,往往无

法自主前瞻洞察和快速捕捉未来产业内涌现的具有

技术路线不连续性、目标模糊性的创新机会。 而科

技先锋企业则能够通过面向新场景的分布开放式创

新探索打通“自下而上” 的创新通路,建立 DUI
(learning-by-doing, by-using, and by-interacting) [35]

模式的机制,实现“从 0 到 100”的创新价值释放,
乃至发现并把握新场景中涌现的“从 100 到 0”的
科学原创机会,帮助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在未来产

业中的创新效能[36]。
第三,科技先锋企业在“无人区”的开拓与探

索能提升国家创新体系在国际上“走出去”和“走
上去”的能力,使其逐步从“后发追赶型”升维为

“超越引领型”,从而摆脱“锁定效应” [9],实现在

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攀升。 具有较大国内市场的

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逻辑往往是“以我为主”,而
后发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能力在于吸收外

部知识并进行本地转化,强化体系的内向性[37]。
而为了实现在一国未来产业内的先发优势,超越

引领型国家创新体系必须具备主动对外输出创新

价值的能力,通过面向无人区的前沿创新来建立

全球范围内的领先地位。 具有较高灵活性的科技

先锋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上的

代表,能够逐步推动以未来产业为引领的价值链

上游向本国转移[38]。
(二)结构定位

科技先锋企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新兴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补足了国家创新体系在智能时

代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创新发展上的功能短板,还
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创新体系内部的主体关系重构

(见图 3)。 具体而言,智能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以

科技先锋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的“双核”为中心,

图 3　 面向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国家创新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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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匹配,打
通“大中小企业融通”的格局,从而将创新链与产

业链在特定场景中进行整合,并依托产业新场景

释放创新价值;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和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创新链和产业链上游的核心主

体,主要负责创新资源的一体化供给和基础知识

的创造。
超级个体、领先用户、智能体(agent)和开源社

区则作为创新链和产业链下游的新兴主体,能够

利用 AI 大模型和数据要素,提供高时效性的未来

产业场景机会洞察和现实反馈,推动新场景培育

和大规模应用迭代;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

科技创新中心则是新场景规模化应用的平台载

体,为未来产业的培育提供制度性支持。 在科技

领军企业和科技先锋企业的协作模式上,两者的

职责区别取决于未来产业具体赛道和发展阶段的

异质性。 科技先锋企业主要在未来产业培育的前

中期发挥主导作用,特别适用于高度不确定性下

复杂系统型未来产业的培育情境,而科技领军企

业则侧重于在未来产业发展的中后期集中发力,
在科学驱动型未来产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四、科技先锋企业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过程

逻辑

如上所述,科技先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

的主要功能在于通过引领未来产业的“自下而上”
涌现,与“自上而下”的创新政策传导形成互补。
因此,未来产业的培育可以被视作是由科技先锋

企业为主导、国家创新体系为支撑、新场景为核

心、创新机会的价值实现为主线的过程,可被大致

划分为触发期、催化期和聚变期 3 个阶段。 科技先

锋企业通过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共演,实现自身与

未来产业的“双高”发展。
(一)触发期:机会感知,场景探索

科技先锋企业实现初创所需要的创新机会,
大多来源于已有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和高

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战略性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科学

研究成果上的积累。 科技先锋企业能够基于专业

领域知识储备,结合其对于当前国家发展战略和

产业发展趋势的洞察,识别具有产业颠覆潜力的

新技术。 在这一阶段,科技先锋企业的主要目的

在于验证新技术的场景应用可行性,开展新场景

的技术路线探索。 科技先锋企业通过逐步将关联

的技术价值和场景价值建立逻辑匹配,并在先行

感知到创新机会的基础上,完成对于新场景的定

义和场景逻辑的构建。
入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全球 50 家最聪明

公司”的玻色量子,是这一过程逻辑的典型代表。
其创始人团队自身在相干量子计算方向上具有开

创性学术成果,与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高校

和科研院所构建了深度产学研合作纽带。 这使得

其创始人团队敏锐地洞察到相干光量子计算路线

在实现实用化上的颠覆潜力,其核心目标是通过

其自研的“天工量子大脑”系列光量子计算平台,
对人工智能、云计算、金融、制药、通信等前沿产业

应用进行技术可行性与商业潜力的双重验证,旨
在实现“人人随时随地皆可用”的光量子算力服

务。 玻色量子成功地将光量子计算的算力优势与

未来产业的复杂场景问题求解需求实现了价值耦

合,最终完成了对“专用量子计算”这一未来产业

新场景赛道的范式建构。
(二)催化期:机会把握,场景培育

在未来产业的催化期,科技先锋企业主要通

过对于新产品的首发,把握前一阶段所感知到的

场景机会,并初步确立新场景在产业体系中的合

法性。 这一阶段科技先锋企业逐渐从创新问题的

“答题人”转变为“出题人”和“阅卷人”,从而加速

开展技术瓶颈的攻关以及新产品的概念验证。 同

时,在这一阶段科技先锋企业也逐渐开始与科技

领军企业联合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促使科

技领军企业成为新场景的共建者和开放者,加速

新产品市场化进程。 通过新产品在新场景中的应

用示范和价值实现,新场景的价值逻辑逐渐得到

验证和认可,在场景成熟度提升的同时逐渐形成

驱动其能级提升的“飞轮效应”。
“全球 Robotaxi 第一股”文远知行的发展历程

体现了科技先锋企业如何把握创新机会实现新场

景的成功培育。 文远知行基于自研的 WeRide One
自动驾驶技术通用平台,打造了首款在中国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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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开启大规模商业化运营的自动驾驶出租车和全

球首款前装量产自动驾驶小巴,初步确立了“自动

驾驶商业化运营”这一新场景的产业合法性,成为

全球唯一一家旗下产品拥有七国自动驾驶牌照的

未来产业科技公司。 文远知行与腾讯云、Uber、英
伟达、博世等科技领军企业或产业链“链主”企业

进行联合共创和生态建设,共同提升智慧出行服

务的产业规模与公众认知度。 其在广州、北京等

全球多地的自动驾驶规模化运营,持续产生海量

的高价值的真实路测数据,反哺企业以低成本、高
效率的方式测试和验证应对极端场景的解决

方案。
(三)聚变期:机会转化,场景扩展

为了推动新场景涌现的新机会成长为未来产

业的新赛道,科技先锋企业需要激发新场景的“生
成性”使其通过自创生逐步衍生为场景链,进而颠

覆已有的产业体系格局。 这一阶段也是区分科技

先锋企业和其余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主要时期,关
键在于能否创造新场景的正外部性循环,将新产

品的竞争优势转化为能够支撑产业生态运行的战

略资产,吸引更多的创新主体成为科技先锋企业

的生态互补者,以实现新场景的价值倍增。 在这

一阶段,科技先锋企业需要积极嵌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基础设

施,从而更为主动地借助政策链和数据链,提升对

于人才链、资金链等创新资源的整合效能。 换句

话说,在未来产业涌现的聚变期,科技先锋企业角

色从创新机会的捕获者逐渐转变为创新机会的创

造者,助力国家在未来产业新赛道上形成新优势。
位列 2025《财富》中国科技 50 强的时空道宇,

作为中国目前唯一实现商业闭环的民营商业航天

企业,依托其开放生态战略推动了“低轨卫星物联

网”这一未来产业新赛道的规模化发展。 时空道

宇借力汽车产业的智能化转型趋势,率先从“智慧

出行”这一新场景突破商业逻辑的建设,并以此为

支点拓展了智慧城市、智慧海洋、智慧农业等基于

相似场景逻辑的新场景群。 通过积极嵌入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及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时空道宇

与 20 多个国家运营商达成合作,为实现全球规模

化商业应用奠定了基础。 在加速其“吉利未来出

行星座”组网进程的基础上,时空道宇形成了融合

卫星与地面网络的“天地一体”通信服务体系,为
多个新智慧场景的涌现提供了底层数智生态。

五、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贡献

为加快前瞻布局和培育壮大未来产业、推动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不仅需要强

化已有主体间的协同效应,而且需要通过吸纳新

兴创新主体进入核心圈层,以弥补原有国家创新

体系中对于“自下而上”创新涌现通路的关注缺

失,并打破体系中所存在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
为此,本文基于当前国家创新体系中所涌现的一

类具有独特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新物种”,即“科
技先锋企业”的创新实践现象,通过概念辨析和理

论阐释回答核心研究问题———“科技先锋企业如

何引领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具体而言,本文界定了科技先锋企业的概念

内涵和典型特征,辨析科技先锋企业的独特性、与
未来产业新场景的共生关系和典型特征,并结合

典型案例,解析了科技先锋企业推动国家创新体

系转型进而引领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分阶段特

征、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和科技先锋企业的行为

模式。
本文从智能时代的未来产业微观创新主体视

角,贡献和拓展了经典的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科技

型中小企业和未来产业相关研究。
第一,提出并界定了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科

技先锋企业这一新兴创新者,并对其内涵特征和

角色功能学术化和理论化,填补了当前研究中对

于这类面向未来产业发展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新
物种”的关注缺口,拓展了当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

研究视角,为后续开展对此类对象的深入研究奠

定基础[16]。 通过引入场景的概念揭示了科技先锋

企业发展和加速创新体系转型升级的理论逻辑,
深化了对于未来产业内高成长性初创企业行为模

式和作用机制的理解。
第二,剖析了科技先锋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

中的角色定位和作用机制,提供了打破传统追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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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家创新体系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的新思路,
丰富了当前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中关于提升体系内

创业活力和转型动力的讨论[39],为国家创新体系

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融合互动打开了新的研究空

间。 本文还拓展了当前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定

义边界。
第三,整合了“科产融合”的宏观体系视角和

微观个体视角,通过阐释科技先锋企业和国家创

新体系的互动模式和共演过程,打开了未来产业

创新发展的过程“黑箱”,解析了这一过程的阶段

特征和动力机制[40],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理

解和支持以企业为主体前瞻布局、培育未来产业

提供理论基础,从而为推动企业主导型产学研深

度融合、加快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

启示。
(二)政策建议

第一,鼓励各省市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和发展

需求,因地制宜制定科学、规范、可操作的科技先

锋企业遴选标准,并建立健全覆盖认定、培育、评
估与动态调整的常态化管理机制,加快形成一批

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突出场景先发优势和较强创

新引领能力的科技先锋企业梯队。
第二,依托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系统布局和

强化科技先锋企业孵化所需的共性技术平台、中
试验证基地、数据算力设施和应用场景等基础支

撑体系,打造功能完备、协同高效、开放共享的“创
新公地”,为科技先锋企业从概念验证到产业化落

地提供全链条支撑。
第三,加快推进未来产业新领域新赛道场景

培育与开放,促进场景资源的高效供需匹配,为科

技先锋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准

入环境,激发其创新活力和示范带动作用。
第四,以未来产业场景驱动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布局,强化科技先锋企业的人才支撑。 面向未

来产业创新需求动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学科发

展布局和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交叉领域人才培养;
健全高层次人才引进绿色通道,吸引全球顶尖科

技人才和创新团队向科技先锋企业集聚。
第五,鼓励设立国家级和地方级未来产业专

项基金,大力发展面向科技先锋企业的创业投资

和耐心资本。 优化科技金融体系,完善国有资本

容错机制和考核激励政策,形成赋能科技先锋企

业持续涌现和快速发展壮大、抢占未来产业科技

和产业发展制高点的良好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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